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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古称檇李，位于钱塘之北、太湖之
南、沪苏杭之央。南宋以降，浙江嘉兴为畿辅
之地，富庶丰饶、学风兴盛，一时间贤才辈出。
至明中晚期，民间收藏盛极一时，海内风雅人
士取道嘉兴，必访鉴藏大家项元汴，登其藏书
楼“天籁阁”。天籁阁遍藏历代法书名绘、金石
鼎彝、珍奇名玩，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在江南
地区逐渐成为书画鉴藏重镇，影响了仇英、董
其昌等一众书画大家。此外，项元汴在鉴藏之
余兼工书画，始创“嘉兴画派”，为嘉兴地区的
书画传承提供了助力。天籁阁旧藏涵盖了上
起东晋“二王”、下迄“明四家”的书画，在“收”
与“守”之间支撑起半部以晚明为节点的书
画史。

项元汴（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居
士、退密斋主人、香岩居士等，明代嘉兴人，历嘉
靖、隆庆、万历三朝，是晚明的艺术鉴藏家。他
博雅好古，为了购置藏品，往往不惜一掷千金。
据康熙十六年（1677）《嘉兴府志》记载，项元汴

“尝得铁琴一，上有‘天籁’字，下有孙登姓氏，因
以名阁”。“天籁阁”遍藏历代法书、绘画、图书、
金石、彝器、墨砚等精品，数量之巨、质量之精，
堪称古今私家收藏翘楚。

清代嘉兴诗人朱彝尊曾作诗回忆昔日的
天籁阁：“阿侬旧住韭溪北，天籁阁中曾数过。
记得千金纨扇册，童时一日几摩挲。”据嘉兴地
方志记载，天籁阁旧址位于嘉兴城内“灵光
坊”。瓶山西侧是项元汴曾伯祖项忠的居地，
此地旧有项家祠堂，位于瓶山大门口人行道的

“灵光井”实际上属于项家老井。目前在瓶山

西侧、汤家弄以东的地块已开始复建天籁阁。
虽然天籁阁早已无迹可寻，但从项元汴存世的

《梵林图》中，我们可以大致领略其建筑风貌。
民国时期的收藏家徐宗浩于仇英《桃村草堂
图》题跋中写道：“子京有‘桃花源里人家’一
印，其地即项氏栖隐之所。”可见不论是隐逸之
地还是藏书楼，都体现了项氏对精神乐园的
追求。

项元汴的天籁阁不仅在布置上“修竹缤纷，
荫樾如垂”，所藏书画多为历朝历代流传有序的
名家真迹。据嘉兴图书馆馆长沈红梅女士考
证，目前可考的天籁阁书画收藏共有1400余件，
涵盖460多位历代书画家的作品，其中书法644
件，绘画784件。

在项元汴天籁阁的收藏中，以六朝绘画享
誉海内。由于年代久远，魏晋时期流传下来的
绘画极少，然而天籁阁不仅藏有六朝顾恺之、陆
探微和张僧繇的传世名作，还藏有这一时期戴
逵的绘画，这些作品能够流传至今，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天籁阁的保管和收藏。天籁阁旧藏的唐
五代绘画，有李昭道的《蓬莱宫阙图》、王维的

《山阴图》、韩干的《牧马图》、韩滉的《五牛图》、
黄荃的《长春花鸟》等。天籁阁尚有丰富的宋画
收藏，不仅藏有以董源、李成、范宽为代表的“北
宋三大家”的山水画，还有以刘松年、李唐、马
远、夏圭为代表的“南宋四家”真迹。与此同时，
文同的墨竹、苏轼的偃松、扬无咎的墨梅、赵孟
坚的墨兰、米芾父子的“米氏云山”，乃至宋徽宗
赵佶的《写生翎毛》和《瑞鹤图》，皆成为天籁阁
的珍藏。元代山水画颇受明清文人推崇，在项

元汴的收藏中，有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高克
恭的《秋山暮霭图》，以及“元季四家”黄公望《快
雪时晴图》、吴镇《嘉禾八景图》、倪瓒《虞山林壑
图》、王蒙《秋林万壑图》等。元代墨竹成为文人
画家常见题材，李珩、柯九思、吴镇的墨竹，皆为
项元汴所藏。

项元汴除了不惜重金收集前人的佳作
外，也没有错过与同时代优秀艺术家交流书
画、互通有无的机会。在明代绘画中，天籁阁
所藏多数的是“明四家”的绘画。项元汴与吴
门画派的关系密切，他青年时期曾有幸拜访
吴门画派核心人物文征明，并得其指点，与

“文氏二承”于书画鉴定、收购方面往来密
切。项元汴所藏文氏父子的藏品中，有文征
明为鉴赏家华夏创作的《真赏斋图》以及文嘉
在项元汴54岁生日时为其所作的《寿墨林山
水图》等作品。此外，项元汴的旧藏中有一幅
沈周与文征明合作的书画《沈周画韩愈画记
图》，上有文征明跋：“嘉靖戊午八月廿又四
日，为项君子京书。”项元汴与文氏父子的书
画交流，也体现了迟暮之年的文征明对这位
年轻后学的认可。

项元汴与“明四家”中的沈周和唐寅虽无交
集，却颇赞赏他们的书画，在唐寅的《秋风纨扇
图》上有项元汴题跋：“唐子畏先生风流才子，而
遭谗被摈，抑郁不得志。虽复佯狂玩世以自宽，
而受不知己者之揶揄，亦已多矣。未免有情，谁
能遣此？故翰墨吟咏间，时或及之。此图此诗，
盖自伤兼自解也。噫！予亦肮脏负气者，览此
不胜嚄唶，岂但赏其画品之超逸已哉！时嘉靖
庚子九月望日，项元汴跋。”项元汴作此跋时年
仅15岁，却在唐寅的笔端看到了他玩世不恭背
后隐匿的失意和惝恍。在唐寅的世情“美人画”
中，项元汴看到了画家超脱世俗的一面，故而作
下了“自伤兼自解”的品评，可见他年轻时就流
露出独具慧眼的品鉴天赋。

在天籁阁浩繁的珍藏之中，项元汴对法书
收藏丝毫不输于绘画。所谓“法书”，是古代对
名家墨迹的敬称，是后人研习书法时足以为

“法”的范本。明谢肇淛在札记《五杂俎》中从鉴
赏和保存的角度区分了藏画与藏字的区别，他
说：“藏画与藏字一也，然字帖颇便收拾，堆置案
头，随意翻阅，间即学临数过，倦则叠之，自赏字
证，力不劳而心不厌。画即不然。卷子展看一
回，即妨点污，卷折不谨，又虞皴裂。壁上大幅，
尤费目力。藏则有蠢鲟之虑，挂则有霉湿之
忧。卷舒经手，则不耐其劳，付诸奴仆，则易至
损坏。有识之士，必不以彼易此。米南宫尝以
十幅古画易一古帖。米于二事皆留心者，轩轾
若此，其见卓矣。然古画易得，古帖难求，更难
辨也。”米芾以十幅古画换一古帖，可见法书收
藏之珍贵。项元汴不仅收藏了大量的历代名
绘，更有历朝历代的法书真迹。李日华在《味水
轩日记》中，曾开列了文人书房雅物清单二十三

类并加以排序，其中“晋唐墨迹第一”“隋唐宋古
帖第三”“苏黄米蔡手迹第四”“鲜于虞赵手迹第
四”“祝京兆（祝允明）行草书第九”。虽为李氏
一家戏言，却反映了晚明江南士绅阶层的审美
趣味。

项元汴的收藏趣味不仅受制于时代，同
时也影响着时人。在其所有书画藏品中，已
知最贵者为王羲之《瞻近帖卷》，耗费二千金，
可见其宝贵之至。天籁阁旧藏晋代的法书名
迹，多为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传世法帖，即便
是在四百多年前的晚明，也甚为罕见。因为
嗜古之趣味且家富资财，项元汴往往不惜血
本，所收王羲之法书数量远超其他藏家。此
外，天籁阁所藏书法、法书精品从初唐的欧阳
询、虞世南、褚遂良，到盛唐的张旭、怀素、颜
真卿，再到“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
襄，应有尽有，尤其是元代书坛巨擘赵孟頫，
项元汴所收数量极多，成为天籁阁旧藏书法
的一大特色。

随着晚明文氏家族影响的式微，以苏州
为核心的江南艺术中心圈，逐渐向董其昌所
在的松江地区转移，而项元汴和他的收藏在
其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项元汴凭借其
卓越的眼光、雄厚的财力，使得天籁阁的藏品
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不仅促成了嘉兴文
化艺术交流圈，还孕育、成就了一批以仇英、
董其昌、李日华等人为代表的书画名家、鉴
藏家。

(文/夏雨、刘云峰)

项元汴：天籁阁的旷世收藏

在宋代画论中，仕女画开始成为一
个独立的画科，但是仕女画的表现水平
和存在价值，却远不及前代。郭若虚《图
画见闻志》：“佛道人物、士女牛马则近不
及古。”“今之画者，但贵其姱丽之容，是
取悦于众目，不达画之理趣也。”从取悦
于众目、不达画之理趣，到贵游、戏阅、不
入清玩，宋代仕女画与宋代文人的审美
旨趣显然出现了相悖之处，与宋代文人
所认同的画之理趣也不相一致。所以，
在宋代，仕女画基本排到了所有画科的
末端，成为一种纯粹的赏玩之物。

宋代陈清波的《瑶台步月图》,是以
表现世俗女性劳动形象的仕女画，表现
了中秋佳节三位仕女在高台上赏月闲谈
的场景。中间一位仕女手捧酒杯，两旁
仕女手端食盘，之外还站立有两位侍女，
一人执扇，一人捧酒壶。中间三位仕女，
不论是面妆、发饰，还是衣着、形态，都与
唐代仕女画中丰腴圆润的仕女形象截然
不同，一种纤瘦的、淡雅的女性形象开始
出现并成为宋代仕女画的主要表现和审
美方向。画面中的女性身材纤细高挑，
身段轻盈，肩部开始平削，给人一种弱不
禁风、我见犹怜的感觉，脸颊也不再饱
满、不再涂红，而开始追求一种相对瘦长
淡雅清丽的美感。服饰也不再是轻衣薄
纱，宋代开始流行穿褙子，它的基本样式
是长袖、长衣身、腋下开衩。这种束衣高
领的服装形制，既能实现对肌肤的遮挡
效果，又能增加轻盈纤细的身姿形态，既
美观得体又满足了宋代对女性装饰的有
限度、有节制的要求。

（文/崔晓蕾，详见《中国书画》杂志
2025年第4期）

古代仕女画赏析

我将铅笔并辅用彩色铅笔塑造着鸟的形
态，为什么得用彩色铅笔辅助？因为鸟的羽翼
及羽毛都具有鲜艳的颜色，并且一组组的羽翼
贴伏在形体之上，如同纹饰般，时常会干扰对形
体的判断。所以，用上彩色铅笔，可将头部或腹
部的颜色区分开来，但又统一在形态中。于是，
羽翼尽管在伸展过程加上透视关系，有种迷惑
视觉般的零乱却可不受干扰找出其中的秩序。

人类多年来羡慕鸟类的飞翔，而鸟类为了
飞翔，得付出很大的代价。鸟类的体温达40摄
氏度以上，它的心脏比哺乳类动物大一倍，除了
胸部肌肉，其余部分萎缩，变成极小的粒状组
织，所以鸟类排出白色结晶状的尿酸，而不是液
体状的尿液，从而免除了膀胱带来的负担。通
俗地讲，鸟类的大小便为了节省成本仅一个通
道，不似哺乳类“雨污分流”两个管道系统。

我刻画鸟的头部时，它的绒毛几乎覆盖了
除眼与啄的部分，绒毛的茂密如同植被一般，支
撑它的是地形地貌，也会迷惑辨别绒毛之下的
形态。同样，鸟的头部是由它的体积带球状所
组成，球状在变换中产生各种透视关系，使形态
变得生动多姿，然而眼部与啄有着确切的形块，
也有特别的颜色与形状，不自觉地吸引着我们
的注意力，所以，得保持一份高度警惕，它与整
体的球形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它们的联结，

恰形成缓坡般的起伏，这种起伏让绒毛的表象
变得意味深长。

所以，我在画鸟时，不先确定喙与眼的部
位，而是小心翼翼地分辨它周围的地形变化与
坡度起伏。

看到园中急速飞过，准确地落在一根树枝
的雀鸟，能如此莽撞却能精确无误抵达目的地，
不禁有些好奇。查阅资料，方知鸟类具有高度
敏锐的视觉，能够看到人眼所看不到的各种细
节。据说，我们人类仅具备三种色彩接收器，就
是常识的三原色，而雀类却有一种额外的色彩
接收器，用于探查紫外光，所以对它们而言是四
原色。真不知在鸟类眼中的世界是怎样的。

当我在描绘鸟的喙部与眼部时，想起此类与
画并无关系的知识，仿佛可以将注意力集中一
些。然而，越是明确的形块，越要谨慎对待，这些
明确的形块与绒毛产生的松软头部、颈部与腹部
形成对比，无论从形块与色质都能活跃起画面精
神，衬托出身体起伏变幻，使一个生命体注入了
神韵。将鸟的神韵表达得淋漓尽致，最好的例证
得数宋画了。它的描绘减弱了体积表层的物质
感，在看似轻松、若不经心的晕染与勾勒之下，将
体积消融在这些类似丘地的植被之中。然而，体

积的把握与分寸又是十分的严密与准确无误，由
此体察出一种超凡的敏感。宋画的鸟让体积蕴
含在平面之间，将我们的视线带到感觉层面的真
实，呈现出一种充实却又灵动的画面。

鸟类羽色的美丽，如同人物的服饰，可给画
面增加色泽的鲜亮度。然而运用得不恰当就会
艳俗。平衡这些色泽的艳丽，需要对色彩的把
控力。有些鸟体之中具有对比度很强的色相组
合，红绿蓝黄，常会以原色般的纯度浓缩为一
体。如何调和这些色块的关系，需要把控这些
色块的分寸与过渡，同时对体积处理更需一种
敏感。单纯的色块，是平面单薄的，但强调色泽
的体积感，又会损失其纯粹性。如果各种对比
色都形成独立的体积，显然容易破坏一种和
谐。体积的强弱，色相对比度的和谐，是没有公
式配方的，得靠自己在实践中逐渐掌握。色泽、
形块、体积如同精细的集成块，相互的配合才能
让一个美妙的生命体再现，形成优雅的姿色。

画鸟让我精神饱满，饶有兴致，在这个过程
中能听到各种鸟雀的鸣声，体会到无畏、自然、
甜蜜的感觉。如鸽子的低吟几乎要将自己催
眠，布谷鸟合着节拍在林中回荡的单调音律，子
雀在竹林间横冲直撞…… （文/江宏伟）

我的画鸟心得

[南宋]陈清波（旧题刘宗古）瑶台步月图
25.6cm×26.7cm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赵佶 瑞鹤图卷 51cm×138.2cm 绢本设色 辽宁省博物馆藏

［东晋］王献之《中秋帖》

江宏伟，生于1957年，江苏无锡
人。1977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
系，并留校任教，曾为南京艺术学院教
授。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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